
黄
纪
苏
　
格
瓦
拉
重
返
中
国

|
|
从
一
出
戏
剧
的
角
度
看

21　　　

格瓦拉重返中国
———从一出戏剧的角度看

·黄纪苏

一

　　将近 10年前我跟一些朋友想把格瓦拉搬上中

国舞台 , 当时我们找到今天会议的主办方拉美研究

所 , 找到刘承军同志 ; 后来我们又找到今天会议的

东道主古巴驻华使馆。我们得到了无私的帮助。

中国人最早知道格瓦拉 , 是在 20世纪中期 ,

当时的世界社会主义欣欣向荣。在旧大陆的西部出

现了以前苏联为首的一群社会主义国家 ; 东部出现

了社会主义的中国、越南和朝鲜 ; 在新大陆的裂缝

处又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古巴。格瓦拉、卡斯特罗洋

溢着青春的面容 , 充满了理想的目光 , 在那个年代

就像旭日、朝霞一样 , 链接了一种新的生活 , 指向

着一个新的世界。

70年代之后 , 格瓦拉以及回荡在南美山林里

的枪声就告别了中国 , 这一别就整整 30年。30年

间 , 中国和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改道。国家主

义型的社会主义不数 10年而破绽百出 , 尽显败相。

这样的历史改道有其深刻的必然性。《共产党宣

言》以来的现代社会主义运动 , 是人类在社会制

度上告别旧世界的第一次大规模出走 , 极尽艰难悲

壮。它的光荣是天然的 , 它的失败也是自然的。

但社会主义 , 无论它叫什么名字 , 也无论它现

多少化身 , 它所体现的人类对社会平等的追求 , 同

人类对社会不平等的追求一样原始 , 一样颠扑不

破。其实 , 放在一个大的时间尺度上 , 从社会主义

的这轮挫败中根本引不出 “历史终结 ”的话题。

恩格斯说 , 现有的历史只不过是人类文明的史前

史。钟摆摆过去了 , 还会摆过来。90年代以来 ,

随着爱国主义、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再次登陆

民间 , 格瓦拉这位社会平等社会正义的战士重返中

国 , 便顺理成章了。

二

　　但经历了沧海桑田的中国与世界已然不是 50

年代和 6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了。这位重返中国的

格瓦拉将面对什么呢 ? 他首先面对的是既得利益群

体尤其是主流知识分子的深刻质疑。这个群体在过

去 30年里大梦醒来 , 重新 “觉悟”到一个人剥削

人、压迫人的社会乃是人类世界万古不易之道。

这个群体就是带着这个觉悟重登社会不平等的

跑道 , 他们争先恐后 , 跑得四蹄生风。这些社会股

民对格瓦拉所在的社会主义事业彻底幻灭 , 对平等

正义等价值早已清仓。

但新的历史反弹业已开始。《切》剧舞台上格

瓦拉年轻时代漫游南美大陆时的所历所感 , 跟早被

公众厌恶以至厌弃的传统阶级教育 , 本来在内容上

并无本质区别 , 居然使得台下许多观众热泪盈眶。

这里固然有表达手法上的原因 , 但离开了 90年代

以来的贫富分化的社会大背景 , 是无法理解的。舞

台上借格瓦拉之口说出的 “誓死保卫社会主义”,

也赢得了热烈的掌声———透过现场那迟疑了瞬间才

爆发的掌声 ,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本义从历史

的歧路中趑蹶而出 , 终于和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的

现实需求再次相遇。许多人通过舞台上的格瓦拉重

新燃起了对新世界新生活的想往。当然 , 反弹还包

裹着重重疑虑 , 对于部分知识分子尤其如此。我还

记得一位中年资深女记者站在剧场门口的台阶上对

我说 : 演出结束时她也热泪盈眶 , 跟大家一起唱起

《国际歌》, 但一边唱一边 “警告”自己 “社会主

义彻底完蛋了”! 还有些观众说他们在剧场里热血

沸腾 , 出来被风一吹 , 痛感什么都没发生 , 什么也

不会发生。一出关于格瓦拉的戏剧所以引起那样广

泛的立场对立 , 那样激烈的内心冲突 , 正说明了社

会心理正在发生大的———虽然还远不是根本的———

转折。

格瓦拉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彻底革命者。他的内

心长存一种忧患 : 怕自己脱离人民 , 怕自己以人民

的名义忽视了人民 , 背叛了革命的理想。为此 , 他

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克己奉公 , 艰苦奋斗 , 把繁重的

体力劳动当作革命人格的修炼 , 以此使自己置身人

民中间。他最后甚至放弃高位 , 重返丛林做一名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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击战士。他不但在自己的生命中阻截了 “打家劫

舍受招安”的历史循环 , 还为 20世纪那场因严重

官僚化、体制化而面目不清的革命留存了一份珍贵

的底本 : 追求社会公平的理想主义者会面对各种体

制化的挑战。在当下中国 , 来自市场体制的考验日

益严峻。目光忧郁、神色坚定的格瓦拉则为重新出

发的理想主义者竖起了一道安检门 : 伪装的人、投

机的人、起哄的人到此止步。

格瓦拉的一生可用 “取义成仁 ”一言蔽之。

“舍生取义”的价值观恰恰是他再次登陆中国的缘

由所在。在迅猛发展的中国 , 人们的价值观在不断

发生裂变。最近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民众表现出的舍

生忘死、奉献他人的例子比比皆是 , 社会主义和人

道主义精神带来极大的社会激荡。但是其间也不乏

“利”字当头 , 苟且偷生的小人。这种趋利避害的

自由主义经典场面 , 与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丛林中以

流血布道、以牺牲弘法、处处闪耀理想光辉、体现

人道精神的行为形成耀眼反差。我们也把社会上不

乏其例的这种反差放到了 《切 》剧舞台上 , 让不

少人感到不自在 : 有人 “出冷汗”, 有人觉得这是

在进行 “道德拷问”, 有人产生 “逃走”的想法。

其实让剧场外更多人不自在的 , 是市场经济向市场

社会的恶性膨胀。

三

　　格瓦拉重返中国 , 受到了普遍的热烈欢迎 ,

但也遇到了种种误读。这些误读绝非偶然 , 而是有

着深刻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原因。首先 , 面对格瓦

拉这样一个所向披靡的符号 , 我们社会的既得利益

群体一方面坚决抵制 , 斥之为 “疯子”“暴徒”,

一方面取出手术刀 , 通过阉割其社会革命的本质而

将其 “无害化”。这一切都得到市场势力的极力怂

恿和大力配合。格瓦拉牌商品 , 从各种小饰物到格

瓦拉的语录画传 , 无非是放干了格瓦拉的精气神 ,

将他制成一具徒具皮肉的玩偶。

格瓦拉所重返的中国还在未定之天。格瓦拉会

以他不变的本质 , 为中国、为世界带来新的变化 ,

蕴含了旭日和霞光的变化。

伟大的思者和行者———格瓦拉

埃内斯托·加西亚·菲奥尔

　　 1928年 6月 14日 , 埃内斯托·格瓦拉·德拉

塞尔纳出生在阿根廷。他是一个坚决反对帝国主义

和坚持国际主义革命思想的人。这些先进的思想一

直伴随着他的行动 , 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分钟。

他曾经说过 , 作为拉丁美洲这个伟大祖国之

子 , 他准备为拉美大陆任何一个国家的解放事业献

身 , 既不求助于人 , 无所求 , 也不利用任何人。

起初 , 他的使命是做一个为人类尽职的革命医

生。在参加了古巴的起义斗争之后 , 他成为国际主

义的游击战士 , 并在随后的日子里担当起社会主义

新型社会组织者和建设者的任务。而最终他同其他

国家的人民一起回归到游击战的斗争中。这一过程

如同一个完整的圆圈 , 既把他的思想也把他的行动

全部包含进去。所有这一切都与其思想的三大基石

紧密相连 , 这就是 : 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

想 , 革命战士的道德观和他关于 “新人”的观点。

格瓦拉在其幼年和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强烈

的反叛性格。据某些传记描述 , 他生性顽皮 , 与父

母和老师之间的争论非常生硬激烈 , 经常做出冒险

性很强的尝试 , 他的言论带有挑衅性 , 总是力求捍

卫与对方相反的立场。

严重的哮喘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童年时代

的特点。哮喘病的发作是持久而剧烈的。为了同疾

病做斗争 , 他不得不遵守严格的饮食规定 , 并接受

那些限制他活动的治疗。但这反倒把他塑造成了一

个了不起的读者 , 也为他注入了遵纪守法和自我控

制的强大精神源泉。

1942～1964年 , 在阿根廷发生巨大政治变革

时期 , 切完成了中学的学习。然而与某些传记通常

描述的相反 , 格瓦拉在谈到他本人的时候说 : “在

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没有对社会的担忧 , 也没有参加

过阿根廷的政治或者学生斗争。”

在青少年时代的最后几年 , 如果说在格瓦拉身

上开始显露出鲜明的思想意识的话 , 那就是他的反

帝立场 , 特别是坚定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立场。这

是一种深深植根于阿根廷政治社会文化的思想意识。


